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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坎，抗战史上有你
□ 李志石

1944年 6月 26日，正是端午节。就在这
天的凌晨一时半，我新四军四分区特务团在
地方部队配合下，由陶勇司令员、吉政委（姬
鹏飞）亲自部署指挥，从苴镇出发，以迅雷不
及掩耳之势，包围了南坎镇。战斗一共发起
了两次冲锋：第一次仅花了几枚手榴弹，就
攻下伪军中心炮楼，活捉伪军六人，缴获机
枪一挺；第二次冲锋，打死了鬼子机枪手后，
战士们架起云梯勇插碉堡，将潜入底层的鬼
子全部烧死。与此同时，胜利阻击了从掘港
镇前来增援的鬼子，整个战斗大获全胜。击
毙日军丹木中队长以下二十二人，俘虏日军
两人，并俘虏伪军一百多人，缴获九六式机
枪三挺，捷克机枪一挺，小炮一门，掷弹筒一
个。至今我们老家这一带还流传着这样的
民谣：“五月端午打南坎，先打鬼子检问所
……”由国家档案局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共
同打造的系列历史纪录片《抗战史上的今
天》，再现了 1944年 6月 26日粟裕指挥的新
四军第一师第三旅主力在南坎打响的那场
战役。此战打开了“清乡”封锁区的缺口，将
苏中地区对日伪军局部反攻作战引向纵深。

我是土生土长的南坎人，我总为自己出生
在这里而感到无比骄傲。因为南坎是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史上一个值得永远记忆的地方。

我在孩童时听过老家不少的战斗故
事。当然也只晓得鬼子是多么狡猾和凶残，
新四军是多么顽强和英雄，但不懂得其时代
的背景。

“清乡”，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为
了强化“统治”，消灭和驱逐革命力量与抗日
武装而实行的一种残酷的“清剿”办法。在
1941年到 1942年对苏南根据地进行“清乡”
后，又于 1943年春把“清乡”扩南坎，抗战史
上有你李志石 99散 文展到苏中根据地。日
伪在这里大量增设据点，并到处搜查、捕杀
中共党员、干部和民兵。据中国近现代史史
料专家介绍，日伪的封锁线隔离了老百姓与
新四军的联系，这样，粮食和物资的供应就
断了。一九四四年初，日伪阴谋对我苏中第
四军分区进行“高度清乡”的同时，对我第
一、第三军分区进行“扩展清乡”，对我第二
军分区进行“强化屯垦”。

为了打乱日伪的计划，巩固和扩大苏中根
据地，新四军发动了各种各样的战斗或战役。

1944年的春天，似乎为了给受严冬摧残
的人们一丝丝安慰，早早绽放的笑脸，将苏
中大地的冰雪融化得一干二净。河边的杨
柳鼓出了新芽，田间的麦苗伸出了懒腰，向
人们点头致意。

作为苏中区党政军最高领导的粟裕头脑
特别清醒：如果过早提出粉碎敌人的“清乡”，
容易引起轻敌和急躁，导致敌人的报复，让老
百姓遭受不必要的损失。五月下旬，粟裕根
据形势发展的实际情况，代表苏中区党委做
出决定：反据点斗争是一切工作的中心环
节。要用一切办法来达到反据点斗争的胜
利，使敌人被迫放弃小据点，集中大据点，并
使大据点一个一个处于孤立的局面。于是，
苏中全区开展对日伪军发动新的作战攻势。

中共苏中区委在东台三仓河召开扩大会
议。会议认为，苏中党政军民经过一年多的
艰苦奋斗，根据地得到发展与巩固。但盘踞
在苏中区的日伪军力量仍然强大，各军分区
被分割的局面尚未改变。因此，有必要进行
一场战役，创建一块稳定的根据地。会议认
为，苏中区具备了发展局部攻势作战的条
件。会上，粟裕提出先发起车桥战役的建议。

车桥，是淮安城东南二十多公里的一个
古镇，这里既是新四军第一、第二、第三、第
四师的接合部，又是日军第六十四、第六十
五师团的接合部。如果夺取车桥，就可以打
通苏北、苏中、淮北、淮南四个地区之间的战
略联系，还在日军的两支部队之间钉入了一
颗钉子。此议得到与会者的一致同意。一
九四四年三月五日凌晨，车桥战役正式打
响，经过八个昼夜的拼死搏斗，车桥攻坚任
务取得胜利，共毙伤日伪军八百多人，俘虏
日军二十四人，并缴获大批武器弹药。车桥
战役完全达成目的，打乱了日伪军“清乡”

“屯垦”的计划，进一步沟通了苏北、淮南与

苏中根据地的联系，震慑了日伪军。
但是，车桥地区距离苏中四分区的日伪

“清乡”区尚有一百多公里，车桥战役的胜利
没有直接打击到这个“清乡”区。在“清乡”
区内，仅有南通警卫团和东南警卫团少数部
队，以及区队和民兵在坚持游击战，没有力
量给敌人歼灭性的打击。因此，粟裕考虑，
在日伪军“清乡”区发起一场攻势作战，将反
攻作战引向“清乡”区，以彻底打破日伪军的

“清乡”阴谋。1944年 5月，粟裕致电军部：
“四分区应组织两个精干支队（以两个连至
一个连的兵力），即分挺入通中、通西及海启
地区，采取奔袭战术，以摧毁敌之薄弱据点，
与歼灭其援队。”（《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
丛书》十一卷）

“四分区特务团除派出的挺进支队集中
于掘港、马塘、岔河之线，并相机进入该线以
南地区，此项任务希陶（即陶勇）预为布置。”
（《粟裕战争回忆录》）掘港、马塘、岔河之线
以南正是日伪军的“清乡”区，南坎正是“清
乡”区的门户，是日伪据点群的突出部位。
从军事的部署上来看这份电报，战锋直指南
坎这个日伪“清乡”区的边缘，这份电报几乎
就是未来南坎战役的预备命令。

南坎，就是一个望海墩，是南黄海的一
个海边高地。从前，老家的渔民、盐民遇到
紧急情况，爬上这个高地就有救了，因为南
坎的地形十分特殊，是人们南来北往的必
经之地。为了不打无准备之仗，一九四四
年六 100月上旬，粟裕主持召开秘密会议，
确定了南坎战役的具体方案，并明确由司
令员陶勇具体落实。陶勇将南坎攻坚战的
主攻任务交给了时任苏中军区四军分区特
务四团团长程业棠。程业棠之子程军说：

“当时我父亲刚刚参加车桥战役回来，正在
休息阶段。然后陶勇和姬鹏飞就把我父亲
喊过去了，陶勇说：‘老程，我们要交一个任
务给你，要把南坎镇这个据点给他拿掉。
这个据点正好插在我们苏中四分区的通道
上。如果这个钉子不拔除的话，我们南北
通道就无法联系，我们之间就断掉了，就被
日本鬼子切断线了，信息交通各方面供给
也供应不上。’姬鹏飞说：‘ 这个任务就交
给你，你们特务四团进行主攻，特务七团进
行阻截，防止日本鬼子和伪军来进行增
援。’”

程业棠，安徽省六安市人，时任苏中军
区第四军分区特务四团团长兼政治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任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等
职，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程业棠在
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陶勇司令员把我
拉到桌边，打开一份军用地图，指着上面日
伪据点说，‘你看，还有这么多‘钉子’要我们
去拔。苏中区党委指示，要我们彻底粉碎敌
人‘扩展清乡’的阴谋。要达到这个目的，当
前对我们最大的威胁就是这个据点——南
坎！’我随着陶司令员手中铅笔指点的地方
一看，不由得轻轻喊出声来。”对于南坎据点
的情况，程业棠也有大概的了解：这里设有
一个大检问所，驻有鬼子一个小队，伪军一
个连，加上一些伪“清乡”办事人员，共有三

百人左右。虽说能作战的不足两百人，但由
于工事坚固，武器精良，弹药充足，加之东有
鲍家坝，西有八总庙、七总、掘港，南有兵房、
九门闸等日伪据点作为支撑点，互为依托，
确实是颗“硬钉子”。

程军进一步回忆说：“我父亲在接受了
陶勇司令员的指示以后，回去就进行了战略
部署。他们对这里不熟，没有马上进攻，我
父亲带着一营、二营营长在这一带利用晚上
时间进行侦察，对附近的水域、碉堡周围的
木筏都进行了侦察，然后制定了作战部署。
当时他们缴获了伪军的一个地图，地图上有
很多南坎镇的碉堡，还有布防。大概过了一
周以后才进行攻击。”

1944年 6月 25日夜，主攻部队苏中四分
区特务四团从苴镇、长沙镇一带悄悄插向东
南，以绝对优势兵力包围了南坎这个有着两
百多户人家的海滨小镇。“夜，静悄悄的，听
不到一点人声和犬吠，只有细心的人才能听
到阵阵急促的‘嚓、嚓、嚓’挖土声和远处大
海的浪涛声。我站在团指挥所里，望着面前
这黑乎乎的小镇以及伸向两边连绵不断的
竹篱笆，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使我的心情无
法平静，我只觉得今天的时间走得太慢了！”
程军说，“那天晚上我父亲和特务四团，还有
当地的民兵就一起埋伏在日本鬼子和伪军
的碉堡周围。当时有条壕沟，我们在那之前
就侦察好了。在壕沟里面搞了很多梯子。
一旦战斗打响了，我们梯子往上一放就可以
过去。凌晨大概一点半的时候，战斗打响
了。我父亲就带着他们往前冲，各个营就一
起向南坎镇的据点进行攻击。”

二十六日凌晨一时，苏中军区特务四团
团长兼政委程业棠命令一营、二营同时向日
伪碉堡发起攻击。伪军中心碉堡及南面两座
高堡里的敌人拼死顽抗，与我军形成对峙。
程团长立即派通信员到二营传达命令：集中
火力，迅速解决伪军的中心碉堡。为了赶走
侵占家园的日本鬼子，当攻打南坎据点的枪
声打响后，当地老百姓纷纷向新四军提供援
助，就连家里的棉被、桌子也用到了战场上。
现年九十二岁的南坎镇居民沈文辉当时还是
一个孩子，他目睹了这场战斗。他说：“日本
鬼子在碉堡上面，枪从那上面好往下打，这里
往上打是打不到的。靠近炮楼的新四军用老
百姓送上来的被子，用水浸湿了披在身上继
续往上冲。”二营营长葛天祥接到命令后，迅
速调整了兵力和 101散 文火力，命令五连一
排和四连二排利用敌碉堡，以火力掩护四连
一排和五连三排向敌中心碉堡冲击。这两排
的战士用方桌和湿棉絮制成“土坦克”，顶着
敌人的猛烈射击，最终攻下阵地。

沈文辉说：“为防止敌人再建碉堡，他们
动员南坎镇拆掉全部房子。他们晚上在学
校那边开会，我们小孩过来玩听到的。工作
组的人说：‘不是我们叫你拆。不拆，鬼子马
上又要来驻防。这里的庙，我们也马上就
烧。’庙连夜被烧掉了，烧了几天几夜。我们
家有人住就是请人来拆的，很多人家没有人
住，没有人的房子就直接推倒了。每一家都
在拆房子，拆完之后我们就住到乡下去了。”
南坎镇百姓连夜把两三百间瓦房拆除了，把
扛得动的木头扛走了，扛不动的就烧了，防
止敌人再来筑据点。为了抗战的胜利，老百
姓毫无怨言拆毁了自家的房屋，顾姓一家拆
了三十六间房子。一夜之间，南坎镇被夷为
平地。

国防大学教授卢勇也翻阅到了南坎战
役的历史。他说：“我们整个人民军队的发
展壮大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支援，我就
想到了一句话，只有这支军队是为了人民去
抛头颅、洒热血，那么到了危难关头，你才可
以对人民生死相托。”

南坎攻坚战胜利之后，苏中四分区各部
队密切配合，乘胜收复兵房、三余、北兴、八
总店、北新桥等多处日伪据点，开辟了第二、
第四军分区的走廊地带，打通了通往“清乡”
区的要道。“清乡”区各地日伪军政人员异常
恐慌，南通地区一日之内竟有七个伪区长辞
职，伪乡保政权、伪自卫团大部瓦解，很多人
向新四军自首，帮助新四军攻打日伪据点。
对日伪“清乡”区边缘据点南坎镇的攻占，打

开了“清乡”封锁区的缺口，从而使我军主力
能够进入“清乡”区内作战。包括战前在耙
齿凌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以及延续到一
九四四年十月的夏季、秋季攻势。

所以，南坎不仅是一次战斗，而是一场
战役，是粟裕继车桥战役之后，组织指挥苏
中军区对日伪军局部反攻的又一重要战役。

卢勇表示，南坎战役胜利的影响辐射是
非常深远的，包括对后来新四军的南下，甚
至后来苏中的“七战七捷”都有深远的影
响。可以这么说，没有车桥战役和后来南坎
战役的胜利，之后的苏中战役打起来恐怕不
会像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么畅快淋漓，因为之
前这两战实际上为我们抗战胜利以后，苏中
战役作战，包括思想上、军事上、经济上，以
及人民群众的支援上都做了非常好的准备。

南坎战役结束后，敌人仍然亡我之心不
死。1944年 8月 22日中午，民兵联防大队长
吴品庄正在鲍家坝附近的顾锡连家开会。忽
然，放哨民兵报告：“有四个日本鬼子在鲍家
坝桥东的海堤上向西走来。”吴品庄问：“鬼子
有没有带枪？”民兵说：“只看他们手里拿着望
远镜和地图，没有带枪。”吴品庄立即带领施
忠义、袁文华等七人前往搜索。在他们离敌
人两里路的距离时，日本鬼子从望远镜里发
现了联防队员，随即掉头逃窜，吴品庄带领队
员紧紧追赶。四个日本鬼子逃到蛤蜊舍附近
时，已经没有退路。这时，有人用日语（会简
单的几句）喊话：“赶快投降，新四军优待俘
虏！”四个鬼子听到喊话后，叽叽咕咕商量了
一阵，一副犹豫不决的样子。吴品庄带领队
员们冲了过去，把四个日本鬼子抓住，押到了
驻地。经审问，他们一共七个人，驾着一艘名
叫“久西”号的弃船运送军用物资去上海，途
中机器发生故障，四个人
上岸寻找他们的日本据
点救援，还有三人留在船
上。第二天清晨，联防队
员们化装成伪军，直奔蛤
蜊舍外边海滩，在海堤上
面放了几枪。日本鬼子
从船舱里露出了头，以
为穿黄军装的便是救援
兵。吴品庄在船接近
时，一个箭步跳到船上，
三个日本鬼子被活捉。
第三天，联防队员们将
缴获的汽艇、地图、望远
镜和汽油等一批军用物
资102上交，并将七个日
本鬼子押送到驻苴镇的
苏中四分区司令部。陶
勇司令员非常高兴，奖
给联防队两支步枪、三
十二颗手榴弹、一个地
雷和两排子弹。

新四军东进后，如
东县为新四军苏中军区
四分区。南坎是四分区
的政治、军事中心。粟
裕、陶勇、谭震林都在南
坎开过重要的会议，如
东人民对革命作出过极
大的牺牲与贡献。

如东在抗日战争和
解放战争中打过不少
仗，但大部分称战斗，唯
独南坎称战役。南坎战
斗，虽然只打了二十多
个小时，但从南坎战斗开始，一直朝南打，打
到长江边上，历时五个多月，这些大大小小
的战斗，统称南坎战役。

在这场战役中，我们南坎的老百姓和其
他苏中地区的广大老百姓一样，密切配合包
括短枪队在内的主力部队，采用盯梢、诱捕、

“扎粽子”“包馄饨”等办法捕杀奸特。短枪
队英勇机智，深入虎穴捕杀敌伪重要“清乡”
人员，使其坐立不安，骄横气焰有所收敛，大
大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战斗志。

当地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战役打
响之前，陶勇司令员率队到南坎侦察敌情，
被日伪军发现。南坎一位姓顾的八鲜行老
板将陶勇护藏在地下室咸鱼缸里，躲过了鬼
子的搜捕。居民顾福明便是那位八鲜行老
板的儿子，他去世前我见过。我听说过，他
的父亲在鬼子搜捕时就把陶勇藏在缸里
面。吃饭的时候就省点给陶勇吃，陶勇在地
下室里藏了一个星期才出去。新中国成立
后，时任东海舰队司令员的陶勇将军特地到
南坎寻访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他的八鲜行老
板，与之促膝长谈。

有一天，我正在老家散步，遇上村里的
余德仁伯伯，他跟我父亲是发小，比我父亲
大几个月，两人是干兄弟。他把我拦在路
上，跟我说起一件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
大概在他十一二岁的时候，有一次他姐姐余
德英找他，说是他姐夫郭方连的叔伯哥哥郭
方银想找两个小孩做事。余德仁说，那就我
们干兄弟两个一起去吧。余德英说，先要把
名字和情况报给指导员郭方银，等同意了再
找你们。经过审查，余德仁和我父亲被批准
了。郭指导员很和蔼地说，交给你们很光荣

的事情，因为你们是小孩，不太会被鬼子注
意。你们主要任务是到敌伪的南坎炮楼附
近，每天观察伪军和鬼子的动静，看到情况
及时报告，没有异常，每天也要报告一次。
但这件事只有咱们三个人知道，这个世界上
不能有第四个人知道，不能告诉任何人，包
括父母都不能说，说出去是要被杀头的。余
德仁于是和我父亲回家找了个酒瓶，把酒瓶
的底锯掉了，在里面点上蜡烛，把它绑在茅
竹竿上，他们把它叫做“壶儿灯”。他们一般
都是晚上去接近那个炮楼，如果发现情况，
就把壶儿灯举起来，我方伏击的队员们就会
看到，大人就会采取行动。如果没有情况，
就不能随便去举，否则就要出大事。

有一次，余伯伯和我父亲看到几个鬼子
在炮楼前转悠，他俩就把壶儿灯举起来，然
后撒腿就跑，见沟过沟，见河过河，很快就溜
回家了。走夜路，有时候躲在沟坎上，有时
候躲进水里，有时候躲在芦草地里。有一
次，他们看到一条大蟒蛇从眼前的水里游
过，说实话心里也是有点害怕的。一个又一
个傍晚，两个孩子，年纪虽小但有胆量，坚定
地去接近炮楼，刺探敌情。余伯伯说，当时
自己目睹鬼子们下乡“烧、杀、抢”的情景很
害怕，但一想到村里比自己大几岁的管永
富、戴锡昌等参加敌后武工队组织的盘查、
站岗、放哨的样子，心里就有一种冲动：哥
哥们手上还有红缨枪，多么神气！将来自己
也要去参加。想到这些，自己也就没有那么
害怕了，好像什么事都不在话下。

一般情况，余伯伯和我父亲两个人都是晚
上去，有时候接到任务也有白天去的。他俩手
上提着竹篮子，篮子里放上猪草羊草，手上还
拿着个割草的刀。就是被鬼子看到了，鬼子也

不会放在心上。余伯伯告 103散 文诉我，要
是晚上去的话，白天他就下海，我父亲去私塾
读书。他不识字，两个人看到的情况，就由我
父亲写下来，及时送到郭指导员那里。就这
样，他们俩坚持了一年多，几乎是每天都要去
南坎炮楼附近一次，每天都要报告情况。

我问余伯伯：“这件事我怎么从来没有
听我父亲说起过？”“指导员交代过的，这样
的事打死也不能说的。所以几十年来我们
都养成了习惯，不说那件事。”他对我说，“现
在你父亲已经过世了，我想把它告诉你。我
们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那个战争年
代，老家这里为战争做事情的人很多，打死
都不说的事情也很多。”

我边走边想，这是父辈们留下的沉甸甸
的遗产！这些事情对父辈们来说可能很普
通，战争年代是这样，但在和平年代就显得
很珍贵了。

明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就八十周年了。在我们老家的
这方热土上，也有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民族
的解放、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幸福，抛头颅、
洒热血，谱写了一篇篇悲壮激越的历史篇
章。现在，南坎战役纪念馆正在筹建中，我
乐意参与其中，当一名志愿者。

每年的农历三月二十七那天，我老家相
隔不到五公里的地方，十八户人家都会在同
一天烧经祭祖。因为在那场战役中，同一天
就有十八个人牺牲。我妻子的五伯刘志云
也是那天牺牲的。他们的死重于泰山，与大
海同在，与大地永存。他们永远是我们心中
的一座丰碑。如果世界上有永垂不朽，那
么，南坎人相信，那是一种精神的不朽。

编者按 这是经过中央军史专家反复审阅的一篇纪实文学，《解放军文艺》经过了五审五校，历时5个月，才在今年第4期刊出。再次证明了南坎战役在中国抗战史上的地位。本月正值南坎战役胜利80周年，本报将连
续编发李志石等同志的文章，以飨广大读者。


